
我和桂靖是东北大学物理系的大学同学.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热情好客,非常愿意帮助人.我想在坐的许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助. 我们家三口分三次来美国时, 他都到机场接送. 我和肖红来时还都在他家住过一夜.

我来美国前,那时还没有e-mail,曾给他写信寻问应该带什么,他回了一封长信列出该带的和不该带的.我记得洗衣粉和香皂属于不带之列.

来美时,他和刘新开着Datsun 210到机场接我. 上了高速后, 他向我介绍说有些美国高速公路出口很复杂, 不注意就会错过. 错过后要绕一大圈才能回来. 然后他说:”哎呀,你看,我们刚Miss掉我们的出口,要兜一圈了”

在他们家,他们盛情款待我.带我参观伯克利和劳伦斯实验室. 临行前, 桂靖抓了两大把Quarters给我说:”你洗衣服等都得用硬币, 把这些拿着”. 他又问我:”你带了多少钱?”我说:”$250”. 他告诉我说不够.他说:”你的助学金要过一个月才能拿到.你租房要交押金.交了押金你的钱就没了”. 说完就带我去ATM取钱. 本来他要给我多带些,但ATM daily allowance 只能取$200. 到了路州后,这$200给我帮了大忙. 正如他所说, 我带的钱, 交了押金基本就没了.

我毕业后,全家来到加州. 又盟他们的许多次关照.


桂靖也向我们分享过他的信主过程. 在他生病的初期,严重的腹水使他非常疼痛,难以入睡. 他告诉我们那些天他全是靠祷告才坚持下来的.他说:”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.这个时侯只能靠神:”

在他最后住院的时侯,有一次我去看他,他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日子不多了.先是道歉说:”又要麻烦大家了”.然后他非常平静, 面带笑容的指着天上说:”我知道我要去那里”.

今天 我们知道桂靖弟兄已平安地回到了天家. 在那里, 正如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所说: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不再有死亡, 也不再有悲哀, 哭号, 疼痛,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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